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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夫人，別遲疑了，余少爺為了九
夫人是茶飯不思，整個人都消瘦了，若不
說明白，余少爺一定會繼續等著夫人，夫
人您忍心讓余少爺空等嗎？若余少爺真為
了九夫人一輩子不娶妻，那余府不是絕後
了？九夫人，茲事體大，您可不能再拖
了。」何大娘盡力說服凌靚兒。

凌靚兒心動搖了。若表哥真一生不
娶，余府斷了子嗣，她如何對得起過世的
表姑父、表姑母呢？這真是很嚴重的事，
想想，她也祇能同意這個方法。

「好，就如你所言，我和表哥見面說
明白。那就拜託何大娘轉告表哥這事，請
他那天在相國寺的後園等我，我一定會去
見他的。」凌靚兒交代何大娘。

何大娘點點頭，慚愧的不敢再多看凌
靚兒。目的達到了，便匆匆退下。

何大娘離開後，凌靚兒想自己也該去
見八夫人，表明要同她一起去上香的事，
但她還未出門，唐雨姍就來拜訪她了。

「靚兒，姐姐過兩天要到相國寺拜
神，想找妹妹一起去有個伴，妹妹要去
嗎？」唐雨姍和顏悅色地詢問凌靚兒。

單純的凌靚兒沒有對唐雨姍這麼巧合
的提議起疑，她忙表示願意同去，還很高
興事情這麼順利，哪知道這是個陰謀。

唐雨姍見計策達成了，寒暄一下便離
開。很好，一切都按照計進進劃進到到行
到行，到時她就可以等看著看凌靚兒的狼
狽模樣了。

唐雨姍高興地笑了起來。
這天晚上，凌靚兒就向霍非凡提起要

去上香拜神的事。
「你有什麼事想求神，還不如求你夫

君比較快。」霍非凡點點她鼻子笑說。
「上香是一種心意，和八姐同往也有

伴。夫君，靚兒可以去嗎？」凌靚兒向霍

非凡要求。
「你既然想去就

去吧，我會叫護衛保
護你們，但你還是小
心點，明白嗎？」霍
非凡同意凌靚兒出
門，但不忘記細心叮
嚀她。

「靚兒明白，謝
謝夫君。」霍非凡對
她的關心讓凌靚兒有
分深深的罪惡感，不
過自己這次是要去和
表哥了斷關係，霍非
凡應該能諒解才是，
她也祇能如此安慰自
己了。

在余府這邊，當
余仲豪知道表妹要和
他見面時，他高興極
了！

靚兒，不知道她現在怎麼樣了？一定
很苦吧。見面後他一定會好好安慰表妹，
重申他不變的感情，讓表妹有勇氣能撐下
去。

余仲豪如此決定著。
相國寺在東城外，離非凡莊不遠，半

個時辰的車程便能到達。
凌靚兒和唐雨姍乘著馬車來到相國

寺，兩人先到大殿上香膜拜。望著寶相莊
嚴的佛祖，凌靚兒求佛祖原諒她欺騙丈夫
來此見表哥，祇希望這次碰面能把事情都
解決，也求佛祖保佑一切順利。

拜完神，唐雨姍問凌靚兒要不要一起
去和住持大師聊聊天？

「不了，八姐，這相國寺景致這麼
美，靚兒想到處看看。」凌靚兒淺笑回
答。 （六十五）

這回是神尾秀子回答的。
「事情是這樣的。智子小姐，你曾經見過

這個東西嗎？」
等等力警官從矮桌下取出一把用手帕包起

來的短劍。
「啊！這就是殺死九十九龍馬的凶器？

」
「是的，請你仔細看一下，你曾經見過這

樣的短劍嗎？」
智子眼前是一把劍尖呈三角形、護手和劍

柄全用金屬打造。那種供奉在神社裡的舊式短
劍。短劍上雖然沒有血跡，卻有為了採集指紋
而留下的鉛粉，閃閃發光的鉛粉更加顯現出劍
尖透出的寒氣。

智子不禁打了個寒顫。
「不，我從未見過這把短劍。不過我好像

曾經在祭典還是什麼時候，見過別人拿著類似
這樣的短劍跳舞。」

「不，我要說的是，你今天來到這個道場
之後，有沒有見過這樣的短劍？」

「沒有，絕對沒有。」
智子神情肯定地搖搖頭。
等等力警官看了金田一耕助一眼。
「事實上，據說這把短劍一直和鏡子一起

被供奉在神殿上。你去過神殿嗎？」
「沒有。我一到這裡就立刻來到那個房

間，才談了一會兒的話，有個男孩就準備好飯
菜，所以，我根本不知道神殿在哪裡。」

等等力警官點點頭。
「這件事音丸……呃，就是那個為你們送酒菜的少年也這麼

說，這件事的確不可思議。」
「哦？」
「音丸把你和九十九龍馬鎖在隔壁的房間之後，就立刻去神殿

點燈，他說當時這把短劍還供奉在祭壇上面。」
「這麼說，這麼說……」

神尾秀子顫抖地說著，而智子也不由地握緊神尾秀子的手。
「也就是說，有人趁智子小姐和九十九龍馬待在那個房間的時

候，從祭壇取走那把短劍，再悄悄潛入那間房子內。」
等等力警官點點頭說。
「可是，他又是從哪裡……」

智子的呼吸急促起來，眼中也充滿了希望。
她高興的並不是自己得救了，而是想到或許十九年前也是因為

這樣，才害得母親被人誤解……若真是如此，就可以掃去她心底的
所有陰霾了。

「關於這一點有兩個假設：一個是有人拿著複製的鑰匙，從房
門直接進去的，但是音丸推翻了這種說法。至於另外一種假設嘛
……這是金田一先生的看法，他認為那間屋子裡或許有秘密通道。
」

智子猛然抬頭看著神尾秀子。
（難道月琴島那間上了鎖的房間裡，也有一個秘密通道？）
神尾秀子很快就明白了智子的意思，但她一句話也沒說。
等等力警官和金田一耕助看著眼前這兩個人，心裡都覺得很納

悶。
「請問，有什麼事嗎？」

等等力警官問道。
「沒什麼，你是說這裡可能有秘密通道嗎？」 （一二一）

在機場，我又和鐵天音聯絡，告訴他我的行
蹤，鐵天音也告訴我：「我通過關係，把陶格搬到
我們的醫院來了，他虛弱之極，可是還活著。」

陶格還活著，這確然出人意表。到了目的
地，下機不久，就見到了鐵天音，鐵天音雖然行
事老練鎮定，可是這時。他也像是忍住了小便的
孩子，在團團亂轉，而且不時跳動，見了我之後，
拉著我就奔： 「快！快！陶格隨時會死！」

他把車子駕得飛快，幸虧正當午夜，才能
容他以這樣的速度趕到醫院去。

當他推開病房的門時，我搶步進去，看到
床上的那個老人，和伊凡相比，實在很難分得出
誰更老一些。

我一近床，他就睜開眼來，口唇顫動，說
了一句話，聲音十分低，可是聽得清：「他們告訴
我，你來了。」

我一時之間，也不明白這句話是什麼意
思，覺得他說的話，我可以聽得懂，已經是上上
大吉了。

我並不隱諱他快死的事實，所以催他：
「你有什麼話，要快點說，你時間不多了。」

陶格點頭： 「未來世界的主宰完了。」
未來世界完了。是怎麼完的？是他們在萬

年之前布下的圈套有什麼漏洞，還是它們自己犯
了什麼錯誤？

這都是我急於想知道的問題，可是我不認
為他還有時間去敘述。所以我做著手勢： 「你先
說，它們為了未來世界的出現，布下了什麼圈
套？」

陶格的答案一出口，我和鐵天音自然而
然，揚掌互擊了一下。陶格說的是： 「它們使人
有智能——」

他說的，正是我和鐵天音的推論。不過，陶
格繼續所說的，也還有我們沒有想到的情形。

他道： 「它們在人類的遺傳密碼上做了手
腳，使人類完全按照它們的安排發展，進化，並
且總是有各種各樣的罪惡出現，不定期地有可以
役使成千上萬人聽命的暴君產生，發動大大小小
的戰爭，就像是編劇和導演，在盡心盡力炮製一
部電影，務求這電影緊張刺激殘暴血腥色情曲折
離奇古怪，好讓未來世界的主宰，在回顧人類的
歷史中，得到高度的娛樂，看人類是如何地被擺
佈，如何愚蠢，如何冥頑不靈，身在圈套之中，
全然不知。」

陶格先生一口氣說到這裡，氣喘不已，我和
鐵天音聽得目瞪口呆，全身透涼。

整個人類的命運，竟是如此悲慘，不但是
未來世界倖存的一些人是玩具，根本整個人類的
發展史，也是未來世界主宰的一種娛樂，難怪在
人類的歷史上有那麼多荒誕得完全無從解釋的行
為，原來那全是未來世界主宰愛看的情節。

我祇能極無力地說了一句： 「可是……它們
也完了。」

（九十三）

宣爺道： 「待我喚登鰲出來，當面問他。這詩若不是為令嬡做
的，便一筆勾消；若果真為令嬡做的，那時定究出勾引情由，我亦
不能饒這畜生。我捨一個兒子，你捨一個女兒，兩下扯直，何如？
」柯爺哼了一聲道：「你這哄小兒的話，誰來信你！」宣爺道：「我是老
實話，怎說哄你！」柯爺哈哈大笑道： 「我說與你聽，你才心則。
就如當固叫你兒子出來對質，分明這詩是他為我女兒做的，他卻抵
賴不諰。不能用刑拷逼他，我豈不為你兒子白捨一個女兒？你這些
話不是把我作呆子！」宣爺也怒道： 「果然我家畜生情真罪當，不
怕他不招承！他初抵賴，我豈沒得家法處治這畜生麼？」柯爺還要
班駁，被裴爺攔住話頭，叫聲： 「兩位年兄不必爭兢，聽小弟一
言。」柯宣二公俱說：「請教。」裴爺道：「且請錦箋一觀。」宣爺遞與裴
爺一看，心中瞭然。暗想： 「這回首《玉人來》詩，按春、夏、
秋、冬四季而作，下著 「有所見」，是因與柯女婚姻不就，平日思
想做的詩詞，非當面勾誘，私贈表記。癡老不察，必要執拗，追出
一件大事來。我若不略施小計成全，豈不令曠夫怨女遺恨千秋！」
想定主意，也不便說明。叫聲： 「宣年兄，你竟把令郎叫出來，二
位年兄不必開口，待我細細審問他一番。若有哪個攪亂堂規者，罰
他三大碗冷水。」說得柯、宣二公大笑起來，道： 「我等竟做長班
了。問官不明，也要加倍罰喝六大碗冷水。」裴爺笑道： 「那個自
然。宣年兄快去叫令郎出來！」宣爺點頭，即命家人到書房去請公
子。

公子自宣爺大壽又與柯爺的令嬡在自己家內中堂會見一面，無
奈來往人多，不便交談，但以眉目傳情，後又聽見父母留下柯小姐
頑幾天去，心中好不暢快。指望於無人處會見柯小姐，當面一談平
日思慕之心，或得柯小姐憐我癡情，暗許婚姻也未可知。這是宣生
的癡想。柯小姐雖愛宣生的才貌，就是當面會見，且不能交談一
言，何能無媒私訂？況乃父已拒婚於前，小姐豈不知之，何敢自蹈
敗行以為父母羞？就是在宣生書房內見那四首《玉人來》詩，不過
以才憐才，非有私意。祇有宣生想慕柯小姐，倒是一片癡心。前因
婚姻不成，已有無限愁腸，不能向人申訴，祇偕《玉人來》三字為
題，吟成四首七絕。其詩中卻寓意於柯小姐，但隱而不露，每日放在
案頭，吟其詩而想其人。後來拜壽中堂一會，又留柯小姐住幾天，心中
正喜，不料第二天隨父謝客一天，到晚回來，方知柯小姐已被苦苦
逼回家去了。 （二十四）

南海漁人呆了一呆才道：
「聽來很有道理，劉素客一定是用迷魂

術去役使他們，令師雖然洞悉他的陰謀，卻
無法抗拒，所以才趁神志尚未全泯之際，給
你留下了那張紙條，叫你不要搜索，趕緊離
去，以免碰上！」

金蒲孤怒聲道：
「這等卑劣的手段，都用出來了，足證

他這個人不可恕，我非要打破他的陰謀！」
南海漁人想想道： 「不過這也是猜測的

想法而已！」
金庸孤冷笑道：
「家師精通六藝，書法尤稱上乘，可是

那留條上的字跡十分潦草，一定是在極端痛
苦的情況下寫成的，劉素客在鬥智上屢遭不
利，除了鬥力之外，他還有什麼方法！」

南海漁人卻凝重地道： 「這正是他厲害
的地方，萬一你與令師等人遇上了，你行
嗎？他們神智昏迷可能會不顧一切地跟你拚
鬥，你能傷害他們嗎？」

幾句話把金蒲孤問呆了，想想才道：
「那該怎麼辦？」

南海漁人道： 「聽今師的話，趕快離開
這是非之地！」

金蒲孤思索片刻才正色道：
「不行！我來此有兩個目的，一是拯救

家師出險，二是殺死劉素客為世人除害，這

兩件事都沒有做到，我不能半途而廢！」
南海漁人也正色道：
「可是你已經使劉素客為之喪膽，至少

在短時間內，他不敢有所作為，目前雖與劉
素客一爭上下的祇人你一個人，你千萬要珍
重此身……」

金蒲孤堅決地搖搖頭道；
「不行！我不能讓家師落在一個奸人手

裡，替他作為殘賊世人的工具，師父對我的
恩情如天覆地載，在他受難的時候，叫我抽
身離開，我還像個人嗎？」

說完，他加速而行，南海漁人歎了一
聲，祇好跟在他後面，這次他一適向正中的
西屋行去。

剛到達門門，卻見劉日英瑟縮地站在門
邊，連連對他搖手，示意他不可進去，金蒲
孤卻毫不在意，冷笑一聲問道： 「劉素客還
在嗎？」

劉日英點點頭。
金蒲孤冷笑道： 「他大概等著看我濺血

此地呢！」
說著適直向門裡闖去。
劉日英急了道： 「金公子！你不能進去

……」
金蒲孤笑了一下道： 「為什麼！難道這

裡還有什麼機關嗎？」
劉日英搖搖頭，金蒲孤大笑道： 「你不

說我也知道劉素客將採用什麼方法了！」
說完將當門的那扇錦屏一腳踢翻，屏後

急光突閃，壓來一股勁力，夾著一根烏木龍
頭拐杖！

金庸孤知道這是師父天山逸叟的紫龍
拐，卻因為來勢太急，逼得用手中的長弓架
了上去。

木拐擊在弓弦上彈開了，金蒲孤卻被勁
力推後了好幾步，接著人影一幌，一個相貌
俊逸的老人追了出來！

金蒲孤認出這正是他的恩師天山逸叟，
心中一陣激動，顫著聲音叫道： 「師父！您
老人家不認識徒兒了！」

天山逸叟厲聲叫道： 「孽徒！你燒成灰
我也認得出來，你來幹嗎？」

金蒲孤不禁一怔，看天山逸叟的情形
不像是中迷的樣子，乃試探著問道：

「師父！徒兒是來救您出去的。您被劉
素客困住了……」

天山逸叟大叫道：
「混帳，連我都被困住了，你有多大本

事，居然敢來救我，留在葫蘆裡的紙條你看
見了沒有？」

金蒲孤更奇怪了，因為天山逸叟的神智
很清醒，根本就沒有入迷，乃歡聲道： 「徒
兒看見了！」

天山逸叟叫道：
「看見了為什麼不趕快滾，我把你養到

這麼大，教給你武功，不想你糊裡糊塗地死
在這兒！」

金蒲孤連忙道： 「徒兒要除去劉素客！
」天山逸叟冷笑道： 「你行嗎？」

（七十五）


